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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初突尼斯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，本·阿里总统被
迫下台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突尼斯变局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
连锁反应，中东北非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反政府示威浪潮。
在此浪潮中，以Facebook、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网站起到了不
可忽视的作用。以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成为中东北
非国家变局迅速发展的助推器。
一、中东北非国家变局中的新媒体乱象
被誉为“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”的美国学者克莱·

舍基，在其《人人时代：无组织的组织力量》一书中指出，“社
会性软件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组建群体和共同行动的

能力”，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,集体行动的阻碍
被彻底消除。这样的时代里，利用Twitter进行快速、简单的沟
通且实时协调代替了事前计划,普通公民有了各种新的组织

方法来举行集体活动而无需先期策划。美国纽约大学教授、
媒体理论家DouglasR ushkoff认为Facebook、Twitter推动了反政
府抗议活动的发展，它们是现成的最好催化剂。是网络和手
机的普遍使用使得它们发挥作用成为可能。它们在正确的地
点、正确的时间发挥了作用”。[1] 在中东北非国家变局中，
Facebook网站成为青年人发动抗议倡议和组织抗议活动的一

个重要平台，此次中东北非国家动荡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互联

网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。
1.动荡“发端地”。2010年12月维基解密网站曝光美外交

密电，其中多份美驻突大使撰写的报告揭露突国内严重腐

败，本·阿里家族生活奢靡及操控突经济命脉等“实情”,成了
本·阿里政治生涯的“滑铁卢”。[2]2009年6月的一份电文形容
本·阿里家族犹如黑手党，控制着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。尽管
对于本·阿里家族的贪腐民众早有耳闻，不过这些电文却直
观地展示了大量细节，并通过Facebook广泛传播，[3]推动了人

民对政府的不满和抗议行动的升级。美国外交杂志称,维基解
密曝光的美国秘密外交电文是此次突尼斯革命的催化剂，此

次革命或可称为首次“维基革命”。
突尼斯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导火索是突尼斯青年布

阿齐兹自焚事件。2010年12月17日，一名大学毕业后找不到

工作的年轻人在赖以谋生的摊位被取缔后自焚，其自焚照片

通过Twitter和Facebook迅速传播, 引起当地民众的同情与愤

慨，点燃了民众的不满情绪。当突尼斯国家电视台将卖菜青
年自焚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称为“孤立事件”时，Twitter、
Facebook上有关抗议活动的大量信息和视频却揭示了截然相

反的事实，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由此启动，进而引导更多人

走上街头。[4]埃及示威民众以突尼斯“推特革命”（Twitterrev-
olution）为榜样，激进分子“以互联网为基地动员年轻人反对
穆巴拉克政府”,掀起了一场“年轻人的互联网革命”。为促成
大规模示威，谷歌公司北非和中东市场主管古奈姆在Face-

book上建立了一个叫做“我们都是萨伊德”的网页,纪念被警
察打死的年轻人萨伊德（萨伊德是亚历山大市的一个普通年

轻人，一年前他被警察滥用职权打死），该网页迅速传播，获

得大量网民响应，在一周时间内，支持者从7.5万网民增加到

44万多人。[5]1月26日，示威发起人又通过Facebook等渠道，号
召民众周五（28日）在清真寺礼拜后举行大型示威，还提供了

一张清真寺及教堂的清单，指示示威者的聚集地点。短短一
天，召集示威活动的Facebook页面就已吸引8万人表态支持。
一夜之间，“1月25日”就成为视频网站YouTube的热门标签。
埃及政府很快领教了互联网的力量，为此他们甚至一度切断

了网络。28日凌晨，开罗的互联网服务和手机通信中断，但政
府的举措却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游行。[1]

2.“无领袖”的组织平台。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具有受众多、
覆盖广、速度快、无国界、监控难等特点,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
代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重要渠道,也是西方价值观渗透的

重要工具。在社交网站中并没有所谓的领袖，每个人都有发
言权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,Facebook网站的用户群庞大，

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。从抗议
活动的组织性质方面来看，突尼斯、埃及政治变局的初始阶
段是群众自发的街头抗议活动，群众通过Facebook、Twitter等
网络新媒体沟通信息和聚集起来，背后并没有反对党的策

划、组织或者煽动。[6]就埃及事态以及突尼斯事态而言,其主要
造反力量包括从大学生、失业青年一直到富裕的中产阶级,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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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纽约时报》的话说,其广泛性“震惊了甚至对穆巴拉克先生的
政府最持批评的那些人”。从大局而非某些细节来说,他们在
投身造反时基本上没有组织、没有领袖。[7]除几个最先发起者
外,在这场运动的持续过程中,几乎每个参与者都可以说是组

织者和领导者,而正是网络新媒体通讯工具使其成为可能。
个人手中的手机既是现场报道的工具,短信的发送、视频的
上传又成为新的参与“号召”。 Facebook、Twitter、Y ouTube等
社交网站成为虚拟的“运动指挥部”,起到实际的组织与领导
作用。[8]

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理查德·杰拉格森说，埃及的
抗议者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站及手机短信相互串

联，短时间里就动员了20万人走上街头。[9]突尼斯爆发示威
后，“我们都是萨伊德”网页在Facebook上宣布要发起“一场埃
及自己的革命”，并向35万该网页追随者发出邀请，询问其是
否会参加1月25日的游行。在接下来三天的时间里，超过5万
人给出了“去”的答案。古尼姆呼吁他的支持者向更多的人传
播游行示威的消息。在利比亚，激进分子利用阿语约会网站
M atch.com“结识”，随后再通过手机短信、“雅虎通”等进行秘
密联络，以躲避政府的网络审查。[10]应该说，假如没有Face-
book和Twitter的动员作用，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民众得知抗议

消息进而走上街头。借助网络新媒体工具，在共同诉求的推
动下，原本素不相识的民众走到一起。借助网络新媒体工具，
示威者的政治立场不断得到强化，那些原本对政治不甚关心

的民众受“线上政治”的鼓舞开始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活动，
原本素不相识的民众得到了空前的团结。[1]

3.充当主流媒体传播信息。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和网
络新媒体的不断发展，传统主流媒体的强势地位日益受到网

络等新媒体的挑战。Twitter是一个低门槛并且开放的平台，只
要你拥有一部手机、一个账号就可以随时登陆，寻找信息，发
布内容，成功绕开政府封堵，及时向民众发布抗议行动的时

间和地点等消息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正是这种“平民化”的话
语权以及对“全球化”信息的获知消解了传统媒体和政府话
语的“权威性”。[13]今年2月，巴林人阿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
他“不相信电视上播放的消息”，在爆发示威游行期间，他不
断在Twitter上实时更新现场情况，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

听到另一种声音。事实上，在也门、阿尔及利亚、巴林、利比
亚，越来越多的人在Twitter上记录着他们国家发生的事情。[9]

据西方媒体统计，示威期间，每秒钟就有6条关于突尼斯抗议

活动的Twitter信息，不断向外界传播有关示威、死伤的情况。
政府和传统媒体不再是发布信息的惟一权威途径，如突尼斯

一名为“A li”的网民联合15个网络活跃分子组建了“SBZ新
闻”网站，每天搜集新闻、照片和视频，然后张贴到Facebook
上，并通过Twitter提示更新。埃及动荡期间，网民玛瑟赫德每
隔一个小时就会上传解放广场上最新的警民对峙图像，在他

的个人博客上，布满了手机拍摄的反对派演讲视频。[11]许多在
示威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往往以140字的Twitter信息形式报

道第一手的抗议情况，让外界立即了解抗议现场实况，尤其

是暴力冲突和警察攻击记者的行为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相呼应，使宣

传攻势更为强大。目前，新媒体的信息已成为很多国家主流

电视媒体的报道来源，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速发展。
4.难以控制的新闻机构。中东北非国家的新闻管控向来

较为严格，而网络新媒体的普及却打破了政府对信息传播的

控制，成功地放大了反对派的力量和声音。早在突尼斯、埃及
抗议事件发生之前，网络新媒体就成为民众自由交流政见的

平台，并将具有相同思想的人联系起来，久而久之一个不受

政府控制的公民社会在网络空间形成，并逐渐对社会、政治
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美国驻突尼斯大使撰写的外交报告

之后，这些印有“机密”字样的文件立即通过网络流入突尼
斯。在本·阿里的统治下，突尼斯的网络处于严密监控状态,然
而Facebook却没有被禁。据法国电视二台援引突尼斯民间网
络机构的统计称，1100万突尼斯人中有200万Facebook用户。
[12]通过Facebook及翻墙软件，美国驻突尼斯大使所撰写的外

交文件被突尼斯国内民众所了解。在抗议示威活动发生后，
突、埃两国政府很快领教了网络新媒体的力量，突尼斯随后
封锁了几个著名批评者的Facebook账号及博客，并试图通过

窃取异议者和活跃分子的帐号监视抗议活动、压制反对声
音，埃及政府甚至一度切断全国互联网服务。然而，大量网民
通过代理、加密和VPN（虚拟专用网络）绕过审查。此外，还有
匿名组织发动了代号为“突尼斯行动”的网站攻击行为，使突
尼斯监管机构的网站瘫痪。在这场“封锁与突破”的网络战争
当中，突尼斯官方毫无争议地落败了,与此同时，还不断有新

的交流平台被创立，各地网民发出的消息彼此汇集，相关报

道持续更新，最后大家只关注几个网站而完全不顾官方媒体

报道。
社交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形成合力，威力更被放大。社

交媒体提供的信息往往被半岛电视台等阿拉伯世界的主流

媒体所引用。在突尼斯的大学生自焚事件发生后，半岛电视
台使用Facebook、Twitter、Y ouTube提供的大量视频和信息进
行报道，并倾向性地选择抗议民众上传的视频、照片等反复
播放。[17]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结合，大大削弱了政府控
制信息流动和审查信息的能力。
二、新媒体乱象的原因分析
1.政府对网络新媒体控制力减弱。传统意义上，一个政权
只要控制电视、报纸、广播电台等媒体工具，就掌握了信息发
布权和舆论主导权，但是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

况。传统的权威性社会动员主体是国家或政党，而新媒体的
开放性和隐蔽性给新兴动员主体提供了行动的机会和场域。
在“埃及事件”中，群众通过网络新媒体传播信息、引导舆论
和控制运动节奏。[13]在此次中东、北非反政府浪潮中,互联网
新媒体扩充了信息传播渠道，使把关人失去了其存在的技术

基础、受众基础，把关的可控性减弱。[14]政府对互联网和信息
传输的封锁，不仅在技术上难以做到，反而增加了民众对政

府的不信任。
2.网络黑客组织和西方网络技术公司的技术支持。美国

《福布斯》杂志的《突尼斯：革命前的网战》一文称，“突尼斯成
为阿拉伯世界首个通过公民暴动推翻其领导人的国家，或者

更确切地说是网民，这要得益于它‘现代化的通讯基础设施、
互联网的普及和手机移动网络的数字化’。”[15]的确，近年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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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信息化水平迅速提升。市场调研公司
TNS去年进行的名为“数字生活”的调查发现，埃及等中东国
家的人民在使用互联网方面排名领先。[16]Facebook、Twitter和
YouTube等社交网站最受欢迎。[10]这些美国商业公司与美国
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并且已经成为美国政府传播其价

值观、干预他国内政的新工具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其“互联
网自由”的演讲中，明确指出“Twitter、谷歌、Y ouTube都是十分
重要的21世纪的工具”，充分肯定“互联网加速政治、社会和
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”。 [10]

在抗议示威活动发生后，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政府网管部

门均强化了管控措施，但这些管控措施随即遭到网络黑客组

织和西方网络技术公司技术还击。1月2日，“维基解密”支持
者黑客组织“匿名者”通过论坛号召全球激进分子加入，发起
旨在对抗突尼斯互联网审查制度的“突尼斯行动”。该黑客组
织同时对突尼斯总统、外交部等八个政府网站实施了“分布
式拒绝服务攻击”,还建立名为“突尼斯抗议者急救箱”的网页
链接，介绍如何制造防毒面具，如何突破互联网审查、使用代
理服务器上网等。[4]该组织对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称：“只要有必
要，只要突尼斯政府继续采取审查措施，攻击就会持续下

去。”而美国的谷歌、Facebook、Twitter等网络巨头则明确表示
要“保护用户的正常使用和通讯”，对所有内容免予审查，同
时提供各种技术手段，协助当地网民突破政府的网络封堵。
如谷歌、Twitter与新收购的SayN ow 公司合作，联合推出
“Speak2Tweet”服务，埃及民众只要给该号码打电话，就可形
成一条Twitter信息出现在网络上，这些服务无需连接互联网。
[17]因此，尽管埃及政府后来关闭了全部互联网服务，但相关抗

议信息仍源源不断传向全球。
3.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的推动作用。美国十多年来
在中东北非竭力推行的“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”的措施与行
动，是导致该地区部分国家局势剧变的重要诱因。2008年美
军方智库兰德公司在向美国防部递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：

“美国应该帮助变革者获取和使用信息技术，即提供一些措
施鼓励美国公司投资这一地区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

技术领域。”并表示，“应在匿名等技术领域投资，帮助某些人
免予受到政府的审查。”2009年美国务卿希拉里在其演讲中
也明确表示，要“利用这些（互联网）技术推进我们的外交目
标”。[18]为完成这一设想，美国通过各种基金组织向中东青年
进行渗透，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原则重新塑造中东青年的

政治观、社会观和价值观，将“网络与青年的结合”转变
为一支促进中东国家变化的“巧力量”，适时促使它们发动
大规模网络舆论战,并迅速转为现实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。
中东北非地区动荡发生后，西方的响应十分积极。骚

乱中，突尼斯、埃及等国采取封网断网措施后，美国务院
即宣称对“一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受政府指使攻击美国互
联网公司的用户”深表关切，认为这是一种“干涉”，将
“损害公民社会认识新技术价值的能力”。美国国务卿希拉
里第二次“互联网自由”的讲话，充分肯定“互联网加速
政治、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”，并威胁称那些“限制
互联网的国家有被推翻的危险”，还开放注册波斯语、阿拉

伯语账号为反对派推波助澜。又如美国政府资助开发的洋
葱路器（Tor） 技术不断更新，帮助当地网民登陆被禁网站

等。此外，“记者无国界组织”、“全球之声”、“保护新
闻记者委员会”和“电子自由基金会”等组织成为强大的
“后援团”，它们纷纷指责突、埃等国压制新闻自由，并呼
吁为其国内激进分子提供技术支持，以躲避政府的网络监

控。[10]

三、对我国网络新媒体管理工作的警示
此次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治运动浪潮的产生有着复杂的

历史、社会、体制原因，但是，在这个浪潮背后，以社交
网站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作用是不容忽视的。虽然网络新
媒体工具并非触发中东北非乱局的决定性力量，但不可否

认的是，网络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变革的助推器，

其长期的潜移默化影响更难以预测。这一现象对我国网络
新媒体管理工作的警示在于:

1.应重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管理与舆论引导，加强政府

与民众的网络直接沟通。应该加强对网络新媒体的引导与
监管，建立和完善与新媒体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，通过立

法强化网络虚拟行为的实体责任，将网络新媒体置于各相

关部门的全方位监管之下。目前我们真正要维护社会稳定、
国家安全，就要认真研究基层民众的思想特点和心理特征,

构建更为便捷、畅通、稳定的平台，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
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畅通民意诉求表达、促进良性互动交流
的作用，加强政府与民众的网络直接沟通,通过制度化的网

络途径汇集民意,解决问题。[19]

2.要强化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安全防护机制。必须强化网
络新媒体安全防护机制，提高政府对网络新媒体的控制力。
加强政府部门与信息产业界的联合协作，制定颁行信息安

全标准法规，加紧研发信息安全新技术，加快构建基于自

主核心技术开发的完善可靠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，既要能

够抵御来自外部网络恐怖主义、西方网络黑客的攻击，又
要能够堵塞可能被某些国家利用的技术漏洞，为我国的主

权安全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。[20]

3.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新媒体和平演变的意图。美
国国务卿希拉里大力推行互联网外交，提出“互联网自由”
概念，大力鼓吹开放、透明的互联网政策，并将其视为21
世纪美国外交战略的优先目标之一。以Facebook、Twitter、
Y outube为代表的全球性网站通过技术优势传输美国政府的

意识形态，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延伸。美国互联
网自由战略本质就是冷战时期和平演变政治阴谋的网络翻

版，标志着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应用的定位已经超越技术领

先、技术垄断和技术控制的层面，更进一步使之成为推进
西方民主、政治渗透、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工具。[20]对此我
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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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产品的供给，增加社会公平。
2.对少数别有用心的国内外非政府组织要严格控制。一
是部分地方非政府组织。由于恐怖主义以及我国部分分裂势
力的存在，要防止其以非政府组织活动为幌子进行社会破坏

行动；二是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。要严密监控其活动的范围
和资金分配的走向及其对某些地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活动；

三是在一些特殊领域活动的非政府组织。这些特殊领域包括
可能涉及国家机密、国家情报、国家安全的部分；四是涉及宗
教的非政府组织。我国非政府组织定义中一般不包括宗教组
织，但在国际范围看，宗教组织一般也看成是非政府组织的

一部分。
注 释：

①草根组织，一般被理解为规模比较小，有一定会员制，而且

不对员工支付报酬，常常依附在一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

上 。 Claire Mercer. NGOs,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
zation: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. Progress

in Development Studies,2002,2(1),p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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